
!

"

#

$

"

%

!

""

!"# $%& '()

!""#!$!"!$# $%&

'(%)* +,-./

0,12-&#"#"3"!'()*+),''!

*+,-.

!"#$%&

'()*+,-.

/012- 345

6- 7((8*9

:;<<=>'/

?*@:$ABC

DEFGHIJK

LMNOPQC '

R S * T U V W

(- ;XXYZ[

\]^_`abR

cd*OPQC e

f- Z[ghij

*klmnopK

;XXq- rsb

R?tC u4vw

xyz{|}~

,���?�

�/���g��

d������*

����- ����

��^��- ��

�������� 

¡¢£¤-¥¦§¨

���g^��©

ª� «�^�¬-�

 ®��¯��

|^�°± �²��

��,�,³�-�

,³�-´µKu¶

¶·¸·¹��º»

¼*½¾¿ÀÁ

/

0

1

2

3

Â

Ã

Ä

Å

Æ

Ç

È

É

Ê

Ë

Ì

4

5

6

7

4

5

6

7

�

Í

¦

?

Î

Ï

É

Ê

Ë

Ì

8

9

:

;

¥ÐÑÒÓÔ

ÕÖ-×ØÙÚ»¼

�º*ug-�lÛ

f Ü u ¶ Ý Þ *

ßàáâã- äåæ

çèéÄ=êë-ä

åìíîïðñò

êëó-ôõäåö

H÷øgùúûëü

�µÑýóþ*H

ÿ~~'!"u#

u#*$Â*g%

!¬,-&%'()

**+,-.p/0

12*3%45-6

6EJÁ

!

8

"

9

:

;

7

7

&

Æ

Ç

8

9

Æ

Ç

<

=

4

>

?

@

:

;

<

=>

?

@

A

7

:

;

<

=

Æ

Ç

È

É

Ê

Ë

Ì

>?@ABC¶

D'Á !"EgF*G

uH- sI�KJK

LMÁ uKCsG¶

³N*OPQRÜS

*TUÉIVs*W

XYL- Z[uKC

³�\�]^_`V

s*- GCuKa¾

ð�b*cdeLMÁ

fsg�hi*C-G

KcjeLMksl

òKu4mnoº*

½¾pqr,~~

!"#$

BCDEFG

我光着身子坐在洗脸盆

里。屋里的光线昏暗，我坐在
洗脸盆里洗澡，两手抓着盆沿
摇撼。洗脸盆放在从两边朝中
间倾斜的洗澡间的地板正中
间，被我摇得直晃荡，洗澡水
噼啪作响。

我这么干大概颇感有趣

吧。我拼命地摇这脸盆。结果，
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直到今
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
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
着身子倒在地板上、颇感光滑
的舒畅感觉，以及跌倒时仰头
望到棚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

很亮的东西。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常常

回想起这件事，不过因为这倒
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所以长大
之后我一直没跟谁说。

我想，大概是过了二十岁
之后吧，我问起母亲，为什么

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
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的

盯着我，然后说，那是我一岁
的时候，因为给祖父做法事而
回秋田老家时发生的。

她说，我记忆中那间有地
板的昏暗屋子，就是老家的厨

房兼洗澡间。母亲想把我放进
洗澡桶，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
间里去脱衣服，所以只好先把
脱光衣服的我放进倒好热水
的洗脸盆里。她正脱衣服的时
候，突然听到我哇的一声，急
忙跑进洗澡间一看，原来盆翻

了，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
母亲说，头顶上非常亮的

东西，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
油灯。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我
已经身高一米八，体重六十公
斤。忽然问起这事，她感到非
常奇怪，所以注视我良久。

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

这件事，是我最初和最早的

记忆。当然，在这之前的事是
不可能记得的。不过，我那业

已去世的大姐曾经说我：“你
一生下来就是个莫名其妙的
家伙！”

她说，我生下来时没有
哭，不声不响地，两只手攥得
很紧，好久也不张开。“好不
容易给你掰开一看，两只小手

已经攥紫了。”
这大概是她瞎编的，一定

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
玩笑。

首先，如果我真是生下来

就把手攥得那么紧，现在我已
成了大财主，坐着劳斯莱斯高

级轿车到处转悠了。（说点题
外话，就是这位拿这些话开我
玩笑的大姐，听说她去世前不
久看电视时看到 LosPrims
乐队的黑泽明， LosPrims

乐队是活跃在 20世纪 60年
代到90年代的日本乐队。它
的主要成员之一也叫黑泽明。
她以为那是我，便说：“阿明
真是精力充沛呀。”尽管外甥
与外甥女说那不是他们的舅
舅，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

错，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
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如此说
来，我应该感谢LosPrims乐
队的“黑泽明”，他替我唱歌
献给了我那晚年的姐姐。）

可是一岁以后，也就是幼

儿时代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
焦点模糊的几段很短的影片一
样，很不清晰了。另一件记得很
清楚的幼儿时代的事，是离我
家很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那
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

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

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我家在
大森的海岸附近，远远能看到
那着火的地方。看到那远处的
大火，我吓哭了。直到现在，我
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
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

黑的小屋子。那到底是个什么
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
这个问题。结果，有一天就像
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
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
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体
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
“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对于
这位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
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
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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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性，人们通常都是避

之唯恐不及，但又不能否认它
的存在。古人云“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人类为了自身的
繁衍生息，就形成了最为普遍
的以婚姻为纽带的男女关系。
中国古人在这方面除了有开
放的，孜孜以求的一面外，还

讲究 “含而不露”“盖而不
彰”。人们普遍认为，两性交
合之事是隐讳的，是不足为外
人道的私秘之事，甚至是污秽
且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事
情，因此这类于房中之事的行
为被称作“秘戏”。

从现有的资料看，真正
能够称之为“秘戏”的图画
应发端于汉代。汉代人对性
的态度是较为开放的，房中
书在西汉时期已相当成熟，
对于这些书不仅男人看，女
子也常翻阅。

两千年岁月的涤荡，当
时的宫室建筑和那些秘戏图
画多已经灰飞烟灭，但是汉
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雕塑等
作品中，仍可窥见一斑。在滇
国的青铜器上，有多处反映
男女媾和的图像，有的出现

在祭祀场所，有的作为装饰
品供人悬挂。形象而生动地
表现男女欢爱及夫妻恩爱、
子孙昌盛的朦胧而含蓄的愿
望是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必
不可少的内容。对于后者，在
汉画像石墓中极为常见，特

别是在棺室后壁上，最为常见
的有鸟啄鱼、双鸟交颈等，有
人甚至认为随处可见的十字
穿环（璧）也与之有关。对于
露骨表现秘戏内容的前者，目
前发现的画像不下几十幅。四
川彭山崖墓中有一件石雕作

品，刻一男一女裸坐地上，亲
密拥抱相吻，男子右手抚摸女

子，女子则一手抱着男子肩
部，一手握住男子的左手，二

人眼睛微微闭起，陶醉于欢爱
之中。在山东平阴、陕西绥德、
四川�江等地也发现了表现
性爱场面的画像。

隋唐之际，秘戏也很是
盛行，尤以房中书最为见长。
年轻文人的纵情声色，使得

隋唐的京师之地，繁华似锦，
金粉楼台，十里飘香，大量的
艳情诗文便成了这个宝马香
车的浪情时代的最佳批注。

宋代不时兴房中书，而

房中秘术只被道士所热衷。
讲求实际享乐的世俗男女却

喜欢更直观更富于刺激的春
宫画。宋代京师，每逢重大的
节庆活动，都有女子裸体相
扑和表演。宋嘉佑年间，女子
裸体在京师宣德门表演节目
十分风行，观者如云。宫中大
型活动，皇帝、后妃都参加庆

典，一同观看裸女表演，还给
优伶赐赏绸缎和银两。

在明朝后期，中国大地
上爆出了一场至少是口头和
笔头上的“性革命”。首先，
在短短一百年间，写作、出
版、发行了大量性小说，而且

几乎全是极通俗的白话文，
著名的如《肉蒲团》《株林野
史》《绣榻野史》等，其中直

接描写性行为的文字量，至
少在20万以上。其次就是春

宫图与秘戏蜂拥上市。同时，
在这段时间性工具与性药品
极大的丰富。

秘戏，一般认为都是极

其庸俗的东西，然而在我国
古代它还有一些重要的不为
人所知的作用。有关史料记
载，这种“压箱底儿”的东西
最初为了进行性教育而设。

不少性文物以“外藏内
露”的形式表现人们的性观

念。这些性文物的表面是普
通的人物或山水花鸟画，但
它的背面、底部或内部则是
赤裸裸的性交图。从这些东
西既可以看出古人对性的关
注，也可以看出古人的巧思。

总之，中国古代有着丰富

多彩而又难以尽述的古代性
文化，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和
地区，既有文明、开放、先进的
时期，又有愚昧、落后和禁锢
的时期。“秘戏”是我国古代
性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国
性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

式，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NO

路易斯公寓，下午时分，我

们三人又重新聚在了一起继续
看阿纳伍留下来的文件。
“……在伤员中有骑士

希梅洛·德廉达和骑士拉蒙·
圣瓜迪亚。圣瓜迪亚一直坚守
在吉耶莫大统领身边，统领在
垂死之际，把自己的红宝石戒

指交给了他……”
“圣瓜迪亚，”我默念着，

“他应该是我在梦中的那个
戒指的主人吧。”
“……到了不幸的 1307

年……希梅洛和拉蒙交付了
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光荣的任
务，他们希望我能保护各个领

地最珍贵的财宝。只要所有的
财宝一到米拉维特集中，如果
情况恶化，那么我就要带上这
些宝物立刻启程奔赴佩里斯科
拉，然后坐上圣科洛马这条无
可比拟的大帆船，想办法把财
宝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我沉浸在自己梦中的故事

和文稿里内容惊人的一致中。
“但这些文字里都没有

提到过版画。” 路易斯分析
道，“这是我们在故事里唯一
没有找到的关联因素。”
“它们是有关系的。”我插

嘴道，“我那幅版画中圣母的左
手上戴着的就是这枚戒指。”奥
里奥沉思起来：“但还是很奇
怪，你真的对此很确定吗？”
“当然，我确定。这有什

么奇怪的呢？”我很好奇他的
问话。

“这很奇怪，”奥里奥回
答，“甚至可以算作是那个时
代的一个丑闻。那时的文字甚
至警告丈夫们不能为自己的
妻子购买珠宝，不能参观公共
的珠宝展览。”然后他又突然
补充道，“没错，我的确记得

看过一幅那个年代的圣母像
版画，里面的圣母是戴戒指

的。但那是一幅描摹十三世纪
版画的赝品。”
“你认为我的那幅是赝

品？”我失望地问，“难道你认为
你父亲送了一幅赝品给我？”
“不是。送给你一幅赝

品？那也太可笑了。有时候我
都觉得他爱你远胜过爱我。恩
里克绝对有钱买下他想要的
任何画作，他一向以挥霍无度

著称。我肯定那是真的。”
“那么我的那幅画上的圣

母怎么会确实戴了个戒指呢？”
“那肯定是个暗示。所有

的版画中都的确是暗含有什

么。”
“是的，你们都兴奋地看

那个文稿，忘了问我把那些版
画拿到 X光下到底发现了些
什么。两幅版画的下面部分，
圣人的脚下，就像我父亲在遗
嘱信中给我写的那样，有一个
后来画上去的词。”“那写的
是什么？”路易斯问。

“一个上面写的是 ‘宝
藏’，另一个上面写的是‘海
穴’。”
“那个宝藏在一个海里

的洞穴中。”我惊呼。
“是的，看来就是这样

的。”奥里奥表示赞同，“这个

跟历史中所说的也是惊人一
致。德冷达和圣瓜迪亚是派一
个水手去把财宝藏好的。”
“那么，我们已经得到了

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了。”路
易斯说。
“妈妈，我跟你说，我要

一直走到这个故事的结尾才
罢休，不管它是否仅仅是个故
事，而你就呆在家里。既然你
十四年都没有回来，现在也不
要急着回巴塞罗那来。就让我
自己来处理吧，然后我就会回
去的。”我对着电话说。

“你住在阿丽西娅家里，
我没弄错吧？这个女人非常危
险，快离开那，我求你了。我还
是要去巴塞罗那，你必须跟我
一起回纽约。”母亲在电话那

头说。
听到她要来巴塞罗那的

消息差点都让我把自己打电
话的目的都忘了：我想要说服
她把版画给我寄过来。这时我
才回过神来，而她正等着我提
出这个要求。

“妈妈我差点忘了，”我
假装如此说道，“我想要你把
那幅版画给我寄过来。”
“那是个珍贵的东西，最

好是我亲自把它带过去。而且，
有些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

PQRS

孟爱军放下酒杯，站起

来，在她身边坐下。刘芳芳正
要让开，被他按住了。孟爱军
抓住她的手，轻轻抚摸着。刘
芳芳闻到他身上的酒气，轻声
说：“你不要这个样子。”孟爱
军不说话，将嘴凑近她的耳
朵，呵了口气。刘芳芳身上汗
毛顿时便竖起来了，麻麻痒痒

的。一种异样的感觉。身子渐
渐便软了。说不出话来了。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让

两人的胆子都变得很大，几
乎没有什么铺垫，便齐齐地
滚到床上去了。脱衣服的动
作很粗野，两人都有些迫不
及待。衬衫、裙子、背心、内
裤、文胸，扔了一地。

刘芳芳看到床头柜上那
只闹钟，指着下午四点三刻。
她一边喘气，一边想，完事后
要快点去学校接葛小江。家

里的纯净水喝完了，要再叫
一桶，免得儿子回来没水喝。
还有，脏衣服堆在脸盆里没
洗，也要抓紧洗掉。她奇怪自
己在这种时候，居然还能想
到那么多。也许是这阵子老
在斗智斗勇的缘故，她发现

自己真的跟以前不同了。葛大
海在的时候，她是很少动脑子
的，动作也总是慢半拍。现
在，家里的担子落到她一个人
身上，背不动也要背，都是逼
出来的。电视剧里那些人常说
什么“挫折使人成长”，她以

前是当笑话听的，现在才真正
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孟爱军身上的肌肉很结

实，一块一块的。刘芳芳喜欢
闻他身上的味道。孟爱军在床
上的表现比看上去要文雅。他
还是有些怜香惜玉。他小心翼
翼地，生怕压疼她的头发。

刘芳芳从孟爱军家里走
出来，轻手轻脚地，上了楼。

看见王琴站在自家门口，似
笑非笑的。刘芳芳愣了愣，有

些心虚。王琴把黑框眼镜往
上推去，对她一笑。
“阿姨，刚才你在二楼啊？”

刘芳芳嗯了一声，她本
想说“关你什么事”，忍住了
没说。
“阿姨，你在二楼做什

么？”她又问。
刘芳芳惊诧地看她一

眼，“和朋友商量点事。怎

么，有事吗？”
王琴微笑着摇头。“没

事。”

刘芳芳拿钥匙开门。王
琴在一旁看着她，忽道：“阿

姨，我要学费。”
刘芳芳手一抖。钥匙落

在地上。王琴帮她捡起来，同
时压低了声音：“阿姨，我晓
得你和二楼那个叔叔的事
情。那天晚上，他亲你的嘴
了。今天———就是刚才，你们

两个睡觉了。我只要学费。”
她这么平静地说来，刘芳

芳倒脸红了。刘芳芳惊恐万分
地看着她。内心深处，好像也
不觉得很意外，似是早料到会
有这么一天。她要是不这样
做，反倒是奇怪了。王琴本来
就比她厉害得多。连刘芳芳都
把钱讨来了，她又怎么会落空

呢，于情于理都该是这样，她
还是她的师傅呢———王琴脸
上新长了几颗雀斑，秋天干
燥，两颊边有些脱皮。她浅浅
笑着，脸上始终是一副乖巧的
神情。任谁见了她，都会说这
是个懂事的小姑娘。

王琴终于走了。揣着刘
芳芳给她的三千块钱学费，
走了。孟爱军说：到底还是让
她拿到钱了。刘芳芳嘿了一
声，不说话。

三月里的一个周末，王琴

又来到刘芳芳家里。她穿一件
大红色的滑雪衫，头发剪短了，
马尾辫成了齐耳短发———她请
刘芳芳去开家长会。刘芳芳想
不通了。她说：“你这人真是会
出花样，我又不是你家长。”

王琴说：“我爸爸整天躺

在床上，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我想来想去，只有求阿姨你了。
阿姨你是个好人，你就帮帮我
吧。”她伸手去扯刘芳芳的衣
角。刘芳芳眉头一皱，让开了。

葛小江朝妈妈看。道：
“妈你就去吧，帮帮人家。”

刘芳芳想了想，问她：
“哪一天，几点钟？”“谢谢

阿姨！”王琴高兴地道。


